
“司鼓泰斗"梁少垣
沙舟若禾依萍

粱少垣近照

京剧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而司鼓则是京剧表演中伴奏

乐队的灵魂和指挥。作为一名司鼓，需要多方面的素养，

不仅要技高一筹，熟练掌握打击乐器的技巧，而且需要非

常丰富的舞台经验，了解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以及各种曲

牌、唱腔和剧目。在京剧表演艺术中，司鼓的地位非常重

要，它掌控着舞台的气氛和节奏，与前台大牌名角光鲜照

人、名声远播不同，他只是一个幕后的默默无闻的角色，

往往是甘当绿叶、鲜为人知的。在浙江乃至全国京剧界，

有一位人称“小辫子”的司鼓泰斗，自从14岁登台司鼓，

迄今已经整整80个寒暑，他就是94岁高龄的梁少垣先生。

“小辫子”的家学渊源

梁少垣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外祖父是晚清著

名琴师孙佐臣，父亲梁俊甫在上海是一名比较有名的花

脸。大哥梁少华也是一名鼓师，二哥梁茨珊则是名丑。20

世纪20年代，因父亲梁俊甫到上海演出获得成功，于是全

家定居上海，就这样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孕育梁少垣艺术

成就的第二故乡。

梁少垣行三，从6岁起就跟随外祖父出入梨园行，耳

濡目染京剧的魅力，在他幼小的内心里唯独京剧是最美的

艺术。7岁立志随大哥练功，学习武场，那时因为脑后蓄

着一撮头发(胎毛)，喜欢他的长辈给了个小名叫“小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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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14岁开始登台演出赚钱养家，他常

常一身北京风俗装束，长相俊秀，且风

度翩翩，博学聪灵，17岁就成为“傍角鼓

师”，一直活跃在上海的皇后大戏院、上

海中国大戏院(三星公司)、上海更新舞

台等舞台。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80年代，

鼓师“小辫子”的名气江浙沪京剧界无人

不知。

说起早年的从艺学艺往事，梁少垣

不无感慨地说： “我从10岁开始学习打击

乐，14岁登台演出。我的第一位老师郁玉

斤是苏帅1人，最早跟着他在上海一带工

作。我从打小锣开始，到后来打钹，再之

后到南通打大锣。过了半年之后回到了上

海，到处跑，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当时

工作很辛苦，每天从中午12点开始打鼓，

到晚上6点回家吃饭，吃完饭7点钟又开始

工作，一直到夜里12点。1955年开始在南

少年时的梁少垣(右)

梁少垣二哥，名丑梁茨珊(左)

天津名鼓师刘富熙(中)

京工作。工作的时候，有时上午的时间，有空还得学习。每天的戏都不同。哪个演员

需要我来为他打鼓，我就去哪里工作，谁叫我们都去打。”

他风趣地说：我们打鼓的就是要走“群众路线”，要跟演员有联系，要晓得他们

的“心气儿”。他要快还是要慢，都不一样。有的演员要快，鼓师却快不起来，有的

要慢，鼓师却慢不下来。像名演员宋宝罗，他唱戏快，中气足，你必须快，慢就不

行。演员要快就得快。因为他的“心气儿”就是这样的。打鼓的就是要抓住演员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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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少垣与沈玉娟(艺名赵燕君)夫妇合影

想。我跟宋宝罗一起合作了两三年，后来一直到浙江京剧团。打鼓的很不简单，是磨

炼出来的。

司鼓八十年技艺超群

梁少垣的夫人是余杭人，十分眷恋家乡，1956年正值杭州京剧团(今浙江京剧团

前身)邀他为“七大头牌”司鼓，梁少垣就离开了上海来到杭州，这一走就是50年。

在“文革”期间，他被“打倒”并深受排挤，造反派让他坐在台口打小锣羞辱他。然

而在1972年生活最困难时期，他培养出了浙江省第一批京剧打击乐学生。这6名学生后

来挑起了浙江京剧团、昆曲团、浙江省艺术学校打击乐的大梁。梁老为浙江京剧打击

乐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被浙江戏曲界誉为“司鼓泰斗”。

从艺80年，梁少垣碰到过各种演员，好的差的都有。作为一名鼓师，最重要的就

是无论与什么样的演员合作，只有让演员出彩了，才算成功。在80年的从艺生涯中，

梁少垣形成了自己的司鼓风格与特色。他说：我司鼓的特点就是要与演员配合得严丝

合缝。每个演员的要求不同，走的路子不一样，你都得去适应。我的司鼓风格主要受

到几位前辈的影响：郁玉斤，我的磕头师父；王燮元，我在他手下打铙钹学习很多；

杭子和，我观摩他的演奏并深受启发。

在谈到京剧演出中京鼓和京胡、唱腔、曲牌是怎么配合时，梁少垣说： “锣经与

京胡的配合是一项整体的活动。比如你锣经不开导板，京胡就不能拉，演员不能唱。

等唱完了，锣经又打了，演员拿着鞭子出来了，打到什么地方，演员走到什么位置，

走台步到什么地方。胡琴、唱腔主要都听锣经的指挥，否则就会脱节，不连贯。我司

鼓的节奏，是要跟着演员走的。演员要慢，你就得跟着慢；演员要快，你就得快。但

是太快了也不行，我们就要想办法慢下来，把节奏拉下来。特别像唱拖腔， ‘啊啊

啊⋯⋯’的时候就得慢。快与慢都要有一个尺寸。演员和打鼓的都要有个合作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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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们这行是个麻烦的工作，不是个容易的工作。演员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演员

都不一样。有的打鼓的，他自己打自己的，不会配合，其实也就是他不懂，肚子里的

东西不丰富，没有分析能力。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有分析能力，我们打鼓的也一样。”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邀请梁老为我们演示司鼓。年逾九旬的梁老虽然年事已高，

行动上多有不便，但对我们的不情之请仍欣然答应。当我们搀扶梁老坐在与他相伴80

多年的京鼓面前时，梁老顿时就显得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当梁老为我们即兴演奏一

段主演出场的京剧锣鼓经——《四击头》时，仿佛一下将我们带回到几十年前梁老在

后台司鼓时的场面。虽然只有几个鼓点，但鼓声清脆利落，简洁有力。由此可见，梁

老在司鼓造诣上所达到的境界非同一般。

80年的从艺经历，造就了梁少垣丰富的舞台经验。他见多识广，基础扎实，能戏

颇多。打武戏，鼓套子四平八稳，讲究气质和气势，善于运用司鼓技巧烘托气氛，

抑、扬、顿、挫、劲头和一些私房鼓套子的演奏无不恰到好处。打文戏讲究派头，从

不多给一鼓楗子(没有废点子)，伴奏的分量和力度从不温场。梁老对京剧南北戏路

的特点成竹在胸，尤对梅派、盖派、麒派、余杨派戏得心应手，并有独到之处。

对于京剧司鼓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梁老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教学

环节上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并进一步学习这门艺术，代代相传。

傍遍天下京剧名角

在梁老80年的艺术生涯中，曾为诸多名家司过鼓，其

中较有名的包括名武生王椿柏、张翼鹏、小王虎辰、张二

鹏，名丑张春华，名老生杨宝童、陈大滹、宋宝罗、蒋慕

平、李如春，名旦小杨月楼、言慧珠、李玉茹、关肃霜、

丁至云、杨碗侬、郑冰茹、白玉艳、班世超等。最值得一

提的是，盖派武生创始人盖叫天先生晚年在浙江的所有

演出都是由梁先生司鼓，风格深得盖老赏识，称其为“鼓

长”。

回想这一辈子傍过的名角，梁老感到很荣幸很自豪，

他说：我“傍”的角儿比较多，也很复杂。生、旦、净、

末、丑基本上都合作过，很难一下子都回忆出来。而且每

个角色的打法也不一样，没有统一标准。旦有旦的打法，

老生有老生的打法。每个演员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当时

我帮言慧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旦行女演员)打

鼓，她一边拍戏一边演电影。我负责舞台工作，在工作中

要“小心为妙”，也就是要打得让她心服口服，即使她

不说，我也要把她想表达的内容给打出来。我还帮盖叫

与梅兰芳琴师姜凤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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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打过鼓。很早以前，我就看过很多他演的戏，那时候我还小。盖叫天的个子不高，

以武戏为主。他的服装富于变化，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解放后，1952年在杭州“大

世界”，我给他打鼓。有时他精神好，会演日夜两场，就等于把我“包”了。每一个

动作，都要打得让他满意。比如说，他一个亮相，我应该打什么。他的每一个动作，

我都得了解。而且是应该超前打，还是打在动作之后，都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这门艺

术，就是要把演员打得舒服，让台下观众鼓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盖叫天的特点就

是说完他的想法之后，你要把你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一段打什么锣经，下一段要打

什么锣经。也就是对他的动作及一切都要了解，包括吹的、唱的、念的、手里的东

西，都要了解。还包括服装，又叫“十子”。什么叫“十子”?帽子、胡子、辫子、

褂子等。有一次在上海看他的戏，我很惊讶，怎么节奏那么慢呢?它不能快，因为他

穿着厚底靴子，戴着胡子、马鞭子。我们就纳闷，当时的鼓师，上海的王燮元，怎么

那么慢。因为盖叫天有一身的东西，少一件也不行，行头多，很复杂，所以要放慢节

奏。

除此之外，其他演员你也都要了解。所以我们每一个打鼓的，责任都是很重的。

如果对演员的动作不了解，就没法打。像盖叫天，他一出场，你就要把鼓点念出来，

念得跟他一模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张翼鹏。在上海，我看他的戏比较多，像《雅关

楼》、《四平山》等。我跟他合作是在武汉。那时是在解放前，大约是1947年，在汉

口大舞台，他当时是猴子假扮蜈蚣。他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演员，观众非常多，大家都

爱看他演的戏。他演的戏不多，但都不错。

在京剧界，司鼓有哪些流派和传人，他们各自的司鼓特点又如何呢?梁老对此了

如指掌。他说，过去，我们接触的司鼓很多，当时觉得他们都很好。因为不好的话，怎

么能给名演员打鼓呢?上海有个鼓师叫王燮元，他打得确实不错，是从北方天津过来

的，在上海落脚。他为人好，工作好，对待同事好。他总是能耐心地指导其他人，同

时跟演员的关系好，口碑很不错。我在他手下打铙钹学习，收获很多。就现在来说，

上海还有一两位打鼓的，一位是张鑫海，他是给“麒麟童”(周信芳，中国京剧表演

艺术家，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打鼓的。我们是一道的，他比我小两岁。还有一位叫

王玉璞，他也是东北过来的。

较出名的京剧的司鼓，有给马连良打鼓的“乔三爷”(乔玉泉)，梅兰芳的鼓师

裴世长等。他们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得“垫”得相当突出，而且在某些地方，观众还

得鼓掌，所以他们是把打跟唱综合起来，这样才有底气，才能让演员唱得舒服，观众

也鼓掌。比如旦角，不一定得打得响，但得把唱“垫”得舒服。但有些鼓师就不一

样，你唱你的，我打我的，这样的(鼓师)一般下次就不会再被请来了。而我这个打

鼓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演员要什么我打什么，我会抓住你的特色。让演员舒服，是

我的原则。比如说浙江京剧团“七大头牌”、“八大演员”，宋宝罗、赵麟童、陈大

滹、鲍毓春，他们的戏都是我打，坐上去就下不来了。要是有事走开，还得找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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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与学生和弟子们合影

从左至右依次：谭家志陈熙儒曹岳祥梁少垣缪金芳

而且还要看他打得了打不了。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我要到上

海出差，找了个替工，结果打不了。那个演员就过来跟我说：

“听说你要出差，不能出啊。今晚我这个戏得你打。他(替工)

打不了。”那怎么办?只好不去出差。他们认同我，戏也需要我

打。要把一个演员打好打出彩，不是件容易的事。

风集桃李胤芬芳

梁老所收徒弟目前在世的尚有4名，其中陈熙儒、曹岳祥与

缪金芳是专门从事京剧打击乐，另一名关门弟子吴海峰则是因与

梁老感情深厚才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在回忆梁老给徒弟们留下最

深刻的印象时，几名徒弟言语中都流露出无限的崇敬与感恩之

情。据陈熙儒回忆，有一次梁老与陈大滹合作一出《空城计》。

当时梁老的表现非常出色，打得既干练又稳重，节奏、尺寸都处

理得相当好，两人的配合很默契。可即便是如此出众的表演，梁

老下台后仍谦虚地问作为晚辈的他，有什么地方打得不合适，显

得非常谦虚。从这一件小事中，梁老便给陈熙儒留下了德艺双馨

的深刻印象。而梁老最让曹岳祥佩服的则是“肚子里的东西”。

生旦净末丑，武生，文戏，每个演员的特点，梁老对此都能信手

拈来，足可见其阅历之丰富，造诣之深厚。梁老的第三个徒弟，

缪金芳，‘退休前在浙江京剧团任鼓师。梁老的认真细致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师徒生涯中，梁老向他传授最多的就是“尺

寸”。对于一名成功的鼓师， “尺寸”二字是非常重要的，虽然

潞

Ⅺ

潞
酚
Ⅵ
洫

．J

o
△

．．—L

o
01

万方数据



只有两个字，但在操作过程中，难度也相当大，是区别于一般鼓师与成功鼓师的重要

标杆。缪金芳对于“尺寸”的认识，正是从梁老的两部戏中获得的，可谓受益匪浅。

与前面几名弟子不同，关I-l／J,弟子吴海峰之前对京剧打击乐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是一

张“白纸”。但正是因为与梁老的感情深厚，才立志师从于梁老，学习京剧打击乐。

令吴海峰颇为感动的是，练习的时候，梁老会站在他身后，用自己的双手从背后抓着

他的左手右手，一个点(鼓点)一个点地教他练习。吴海峰很感谢有这样一位爷爷带

领他进入艺术殿堂。

虽然梁老当年的英姿不能再现，鼓声不再铿锵有力，但眼前这位94岁老人温和的

谈吐、儒雅的一举一动以及从艺80年来的深厚积淀，折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我们

不禁联想，如果将这位老人一生的经历，谱写成一个个鼓点，该会是怎样一段扣人心

弦、悠扬厚重的鼓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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